   附件：         
三、中西文化：合與分
:
        一月十六日黃昏，石壺和鳳儀依時趕至啓德機場。港龍服務人員請他們六點十分再來確定起飛時間。旁邊的乘客說桂林有霧，昨天的班機還未起飛呢。兩人去‘世界之窗’等候，她叫了一碗羅宋湯，他叫了一塊萍果批，坐定未言，就爲旁桌的對話所吸引：
        甲：“《廢都》是一部寫實小說，西安就是那個×樣子。”
        乙：“作者聲明情節全然虛構，我想他不過是用《廢都》來喂飽那批不學無術的暴發戶罷了。寫完，或許又多一個暴發戶!”
        甲：“作者怕人告上官府，所以聲明情節全然虛構。事實就是事實，例如在第三頁，作者借承包破爛的老頭，以謠兒來說實話：
        一類人是公僕，高高在上享清福。
        二類人作官倒，投機倒把有人保。
        三類人搞承包，吃喝嫖賭全報銷。
        四類人來租賃，坐在家裏拿利潤。
        五類人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
        六類人手術刀，腰裏揣滿紅紙包。
        七類人當演員，扭扭屁股就賺錢。
        八類人搞宣傳，隔三岔五解個饞。
        九類人爲教員，山珍海味認不全。
        十類人主人翁，老老實實學雷鋒。
[評：版本甚多， 如  2005鼓浪听涛版，中国现行经典谎言：
                              网站：我们是免费的。 
                              电信：我们是亏损的。 
                              警察：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上市公司：我们不做假报表的。 
                              老板：我不会忘记你的贡献。 
                              女孩：这是我第一次…… 
                               客车司机：准时出发。 
                               公司职员：明天我就不干了。 
                               商贩：大亏本、大出血、大甩卖。 
                               影视明星：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公安人员：决不让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逃脱。 
                               政客；我一分钱都没收。 
                               领导：下面，我简单地讲两句。]
        記得元代人亦分爲十等，其中第九等[評：臭老九]爲儒，即當時的讀書人。”
        乙：“作者說‘老者並不知恥’又‘精神變態’，因此話不足爲憑。作者自云：第一次稿長三十萬字，只花了一個月寫。以後抄改，每日無論如何不能少於七千字，最後以四十萬字定稿，前後不到半年。專看速度，就知情節全然虛構。”
        甲：“正因所寫實事，才能落筆成文，一氣呵成。如果是虛構，反得費時去想。作者開卷便道，所寫的事發生於一千九百八十年間，單看周敏和唐宛兒由潼關到西京去遊華清池及大雁塔，就知廢都是西京，西京是西安，西安就是廢都。不信，再看作者明寫法門寺釋伽牟尼的舍利子及英國王妃戴安娜的那一套面部按摩，不是事實是什麽?”
        甲翻《廢都》，乙翻《金瓶梅》，說：
        “那是背景文字，不是情節。作者在‘後記’中提到《紅樓夢》及《西廂記》，我倒寧願用《金瓶梅》來談《廢都》。笑笑生在第九回借西門慶繼室吳月娘，道出潘金蓮年紀不上二十五、六，生得這樣標致。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著兩恨雲愁，臉如二月桃花，暗帶著風情月意。纖腰嫋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擅口輕盈，勾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吳月娘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日。
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想到：“小廝每來家只說武大怎樣一個老婆，不曾看見，不想果然標致緻，怪不的我那強人愛他。”
        唐宛兒呢?《廢都》第二十六頁記莊之蝶初見她時，二十五、六年紀吧!第九頁記她美豔，有丈夫及孩子，由周敏把她由潼關帶到西安同居。至二十八頁，記莊之蝶和她在葡萄架下私會，才兩頁，“莊之蝶又喝了許多酒，不覺頭沈起來。”《金瓶梅》則在二十七回寫潘金蓮醉鬧葡萄架，西門慶趁勢跟上，弄得她向他作嬌泣聲說道：
        “我的達達，你今日怎的這般大惡，險不喪了奴的性命……。”
        正是：
        朝隨金穀宴，暮伴紅樓娃。
        休道歡娛處，漢光逐暮霞。
        至三百二十七頁，《廢都》記柳月偷窺，之蝶趁機將唐宛兒換作柳月，並說：
        “這也好，往後不必提心吊膽的。”
        《金瓶梅》則在第八十二回記西門慶女婿陳敬濟戲金蓮，得春梅。《廢都》第九頁及四九九頁記唐宛兒丈夫因她不守婦道，剝光她衣服打，《金瓶梅》則在十二回記潘金蓮誘琴童醉幹及西門慶褪光金蓮衣服，用馬鞭抽打，正是：
        爲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
        至九十三回又記春梅使人褪去孫雪娥衣服，打了三十大棍。以上僅隨拾數事比較。依賈平凹自云：
        “我知道一走近書桌，書裏的莊之蝶、唐宛兒、柳月在糾纏我；一離開書桌躺在床上，又是現實生活中紛亂的人事在困擾我。爲了擺脫現實生活中人事的困擾，我只有面對了莊之蝶和莊之蝶的女人，我也就常常處於一種現實與幻想混在一起，無法分清的境界裏。”

        這是在明說《廢都》乃幻想之作。我看到這段文字。曾爲那“人漂亮，性格也開朗”，送東西的女孩子摸汗；作者千萬不要誤以爲是莊之蝶的女人啊!”
甲：“你說作者抄襲《金瓶梅》?作者結合明末的《金瓶梅》和八十年代的西方錄影，在五一六頁裏演出一齣“莊之蝶意淫景雪蔭”；而《金瓶梅》卻是文言的，脫離不了階級和時代的烙印。請你到我這個位置想想：文革時我們這些紅衛兵大多數是十幾歲，領導人鼓勵我們放下書本到社會去串聯、抄家、除四舊……，所謂造反有理。其後竟說文革爲十年浩劫，表面上強調四化、開放和文明，裏面在埋怨我們阻礙進步，丟盡了中國人的臉。試問：哪個開放中的國家不靠四、五十歲的人來領導?不靠二、三十歲的人來跑路?在中國，四、五十歲的就是我們這些文革人；二、三十歲的就是我們的兒女。《廢都》是寫給我們看的，用的是我們的語言。試想不賣假畫、假藥、假骨董、假小說，……，怎樣搞活經濟? 難道先回小學、中學念書不成?真這樣，中國改革又得推遲十年起步。飽暖思淫欲：莊之蝶在開人民大會的飯店及市長弄給文藝界的‘求缺屋’，不跟他的女子耍樂，不是虛爲西京四大名人之一了?要搞活經濟就專心搞活經濟，莫去計較真假、善惡和美醜這些小節。像景雪蔭，如果她支持周敏在《西京雜誌》刊登的三萬言，甚至實現李洪文在一○五頁唱的《求暴曲》，那麽她和《西京雜誌》同仁都對西京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有了相當的幫助。可惜她想不開，去告這個，告那個，除了導致原告及被告忙著送禮上官以外，就沒啥經濟貢獻了……”
        石壺看錶，急著站起來說：
        “六點十分了。”
        他囑鳳儀付帳，自己則飛跑向港龍服務台。港龍取消今日飛桂林的班機，並安排旅客住富豪機場酒店，包括三張餐券，另補半張機票，即五百九十元港幣。住宿一天，以一百六十美元計算，補償共二千餘港元，值得筆者代爲宣傳。石壺決定在富豪過夜，鳳儀則決定飯後回家。此時又碰上甲、乙和兩位大陸客，怏怏同行，原來他們的班機也不飛了。石壺提議去富豪吃晚飯，衆人同意，並互道姓名。飯廳富麗豪華，可謂名副其實。美中不足的是餐券值雖高，仍將入不敷出。算了，不富豪一頓。怎對得起港龍厚意?
        閒話不敘，先說張亦文(甲)及李文革(乙)趁酒醇菜熱之際，又對將起來，張亦文道：
        “我不敢說作者抄襲《金瓶梅》，只是兩書頗有可比較之處。茲再舉數例。作者自云：‘我寫的又多是女人之事’。書中俗描異想，尤過於《金瓶梅》。古人謂《金瓶梅》有詞話補其淫穢，今看《廢都》，則不知含蓄和典雅跑到哪兒去了。作者又借四大名人之一龔靖元的公子，以意淫的方式姦污了西京所有的女人；不夠，又去強姦武則天。這種“膽趣” 紅衛兵和笑笑生亦弗能望其背項。主角莊之蝶的女人未見他前早已慕名求色，不僅不需他養，且替他尋找拈花惹草的藉口。例如唐宛兒讚他會玩她，說他的性受壓抑，說男人家沒有不行的，要不行，那都是女人家的事，《金瓶梅》的主角西門慶不僅養女人，養朋友，對繼室吳月娘也有幾分尊重。相比之下，莊之蝶的夫人牛月清，不是可憐多了?昔《金瓶梅》刪改一、兩萬字方能以假名《真本金瓶梅》流行於街坊，今《廢都》長約《金瓶梅》之半，作者自刪七、八千字，可謂比笑笑生小心。然刪後仍相當淫穢，且原書既缺理想和深情，自不可求之於刪本之中。嗚呼!  昔東吳珠客題：
        “讀《金瓶梅》而生憐憫之心者，菩薩也；生畏懼之心者，君子也；生歡喜之心者，小人也；生效法之心者，乃禽獸耳。”
        今讀《廢都》，敢問十二億神州炎黃，有多少菩薩?多少君子?多少小人?又有多少禽獸?”
        李文革道：“不計盜印的，《廢都》已銷售數十萬本，爲廣大人民服務。你這種舊社會的封建思想，是無法抗拒歷史潮流的。”
        陳妙音道：“以前張明敏來咱們大陸演唱，記者尊稱他爲音樂家，他卻自說是歌星；以前有神童乘數快而準，有賽過計算器的，記者說他是數學家，想來，亦僅一‘數星’耳。所有群衆選出來的佼佼者皆宜以‘星’冠之。民選政要，不論大小，亦不例外。”
        衛旌笙道：“是的，名不正則言不順。以嘩衆取寵的政要俗稱政客。用狂穿、狂跳、狂喊出名的俗稱搖擺樂星。想來，亦僅一樂客耳。凡以嘩衆取寵者，皆宜以‘客’冠之。”

        文革和鳳儀同時介入：
        李文革道：“你們在聯手貶小說家爲小說星、小說客?你們可知北京出版社採責任編輯制?聽說出版社給了作者一百萬，誰說“廢都”沒價值?”
        鳳儀道：“‘小說家’需通過嚴格的鑒賞來判定，‘鑒賞者’可粗略地分爲‘鑒賞星’、‘鑒賞客’及‘鑒賞家’ 三類。凡認定小說必須文以載道，服務政治或搞活經濟的，都是鑒賞客。鑒賞星則用平常心來看小說，不自主地喜歡上了，有感而不吐不快；因無執著，所作，有時竟賽過鑒賞家。鑒賞家博學多見，但往往未看前已先存鑒賞之意或門戶之見，而有所不見，甚至誤入歧途……”
 
        李文革插嘴道：
        “你說得對，張亦文就是因爲有門戶之見而有所不見。”
        鳳儀告訴衆人石壺博士的  ‘談 《紅樓夢》’  在不久前見報，不如請他也談談《廢都》及《金瓶梅》。衆人都站起來向他敬酒，促他發表高論。他說：
        “我未曾細讀《廢都》及《金瓶梅》，不能表示嚴肅的意見。不過評鑒小說並非全無標準的，主題、理想、佈局和美感都得考慮，但卻不是主題佔多少分，理想佔多少分。小說是創作，作者不需也不應考慮評判者的標準。上等的長篇小說往往不是爲權、名、利、欲作的，也不是‘趕’出來的。理想和情感都需要些篇幅來表達，一步、兩步慢慢地走。如果每一個梯階都逼真，又都是人們的希望，那麽理想‘將到未到’之際讀者已在期望著它的降臨。這樣每次皺染就只須處理一步兩步。通過真實的背景文字及逼真的情來情往，這一步兩步有時會像清晨乘地鐵，不走還不行呢!轉瞬間人群已把你擠上車廂了。”
        鳳儀替他沏茶，他用雙指叩檯致謝，並繼續說：
        “作者宜無所畏懼地寫初稿，然後慢慢地修改。這個‘慢慢’可用來考驗作者對初稿的愛護。所謂‘快者求色’和‘慢者護情’也是在這個階段分辨出來的。《禮記》禮運篇云：
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小說裏避開‘大欲’不寫是不自然的。但文化不斷地在發展，包含了極多‘大欲’以外的寶藏。因此圍著‘大欲’寫來寫去就顯得太俗氣了；圍著廁所、月事來寫就更甭說了。小說反映現實，東、西方的‘現實’都飽受科技的影響。以前唱流行歌曲，一個人站在那唱，加上一個人伴奏就不錯了。如今唱者邊唱邊跳，有人陪唱陪跳，有可動舞臺，有螢光鐳射，有觀衆叫喊……，舉辦一個歌唱會需要多少科技人才和器材?  觀衆又不甘寂寞，要快速，要投入，要自己代替主角歌唱，我們姑且稱它爲‘卡拉’心態。假以時日，說不定會有卡拉小說，使讀者能走進小說，取某某而代之。”
        李文革道：“我贊成馬上成立卡拉公司及子公司，經營各種卡拉事業。如《廢都》改編成卡拉小說，我會馬上取代莊之蝶，改革開放時代的大丈夫當如是也。不過現在你們趕快確定《廢都》是不是一部真實的小說。”
        陳妙音道：“一般小說的情節都不是真實的，所以寫‘情節全然虛構’缺乏意義，也不能避免別人告上官府。例如你用我家作場地寫一本像《廢都》的故事，說明全然虛構我就不告你? 如果你改我家爲中南海，就可能更麻煩。所以賈平凹，你、你，你欺負古城西安!”
        未幾石壺獲知明晨九時港龍有航機飛往桂林，即刻送鳳儀到店外搭的士回家。[評：余總不明白，爲何當權者禁《金瓶梅》，西北大學卻能從日本購入，小民在坊間只能閱覽《廢都》。]
        次日早上十點半，鳳儀和石壺抵達桂林機場，未幾即隨著三位接待人員驅車北行，駛向零陵公署。半路風聲瑟瑟，天氣轉寒，他倆衣衫單薄地畏縮在八人車內。破舊汽車和破舊公路在合夥欺人，把他們抖上抖下，抖左抖右，好像想拆散他的骨架及倒翻她的腸胃。才三、四小時，兩人都覺得有些兒傷風。打聽行程，還剩下大半呢!  飯前飯後，冷氣相迫，促使體內的熱能不斷地溫暖神州大地，車抵湖南永州時，她已將半路吃的東西全數抖出去了。她的頭在痛，身在抖。奇怪，放出去那麽多熱量，爲什麽反覺得有些發燒呢? 他則腰酸背痛，正在那收拾半獨立的筋骨。他爲何不鼓勵她，躺在自己的懷裏，使他保住她的暖，她也保住他的暖?但車裏有的是空位，依偎在一起會像什麽? 這些接待人也真可惡，有暖氣不放，還一路開著窗抽煙。她埋怨他，心想：“你明知我冷，爲何還是不‘動’? 男孩子不該動時動，叫無禮，該動時不動，叫無情。難道這點兒道理也不懂?”
        次日上午談《紅樓夢》，以清黌齋替他整理的文章作底稿，並強調說：
        “傳世小說宜用當代所擁有的物資和精神文明作背景，來皺染個人的情操與理想：今日的小說巨人，對當代文化，特別是科技，必須要有所瀏覽。因此下午談中西文化，跟文藝創作是緊密相連的。”
        是否爲熱烈的掌聲所鼓舞? 下午他講意更濃，聲色和手勢更想扣人心弦，說：
        “任何人談中西文化，都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和熱情。對我來說，它來自我的雙親。父母兩家都曾爲中土的現代化付上血淚和生命的代價。眼見祠堂敗破，又乏力重建家園，無奈之餘只能做殘夢，憶繁華。六年前父母病危，促使我再一次思考‘人生’，並決定跟中華兒女探討這個大題目。四年來講稿隨著遨遊神州大地而增刪數次。例如在北京遊大觀園，在南京訪故居及逛秦淮河畔，在永州住瀟湘館及看瀟水、湘江匯合，我都想起曹家，也想起自己童年的生活；情感動能驟升時就禁不住在講稿裏增添幾許紅樓筆墨。日久發現這類文字頗能治療我的懷鄉症，說它不代表古老的中土文化，又代表什麽呢?庚午年前後父母先後過世，但至今還不時在夢裏逗我懷舊。爲了紀念他們，我又將舊稿披閱增刪。今天算是我抱著他們或祖先的夢，來和列位聽衆分享。
         先說明題意：
        “所謂‘談’，是指我將用群衆語言作重點敍述：既不發‘反自然’之論，又不以一家之言壓諸家之言；既不以今非古，又不以今日的字典解釋古時的文字。我寧願重‘學問’而輕‘學答’，即多提出資料和意見供大家思考；少制定標準答案供大家相信。稿分數節，僅爲方便敍述，而非畫圈自限。爲加強‘談’的效果，我特邀鳳儀小姐加入演講，各位也可遞紙條或上臺落實我這個‘卡拉演講’。”
        鳳儀起立向掌聲鞠躬，並問：
        “那麽，何謂中西呢?”
        “所謂‘中西’，僅在強調講者重視文化之源。發源於地中海岸的文化稱爲西方文化，發源於中原的文化稱爲中土、中華或中國文化。但時至今日，多種文化相互接觸，如諸水匯合，産生質和量的變化，再不能因襲舊名，動輒斷之爲中華或西方文化。事實上不論講者有多少傳統思想和情操，既居‘西方’，就不得不沾染幾許西方色彩。同樣，居於神州的兒女，若執意要遵行一套外來的思想和制度，則其西化程度，或有甚於講者。”

        “何謂文化?”
        “所謂文化，乃人爲生活由學習和創造逐步得來的成果。人類最基本的生活是生存，生存沒保障就不能奢求‘提高生活品質’。所謂生存，對外我們要求民族、國家的獨立、平等和互惠，這就是‘民族’或‘民國’問題；對內，我們要求人民生活富足，這就是‘民生’問題。有了生存的保障，我們進而要求個人的權利，這就是‘民權’問題。上面的要求爲數學和科技的發展所強化，但數學和科技是國際的，淘汰掉國際的及外來的，我們自然地回歸到‘中華’所特有的種族、鄉土、習俗、宗教、哲學和語文上。沒有這些悠久的‘傳統’，我們就失去了懷念的依據。”
        “民族和國家是逐步生成和發展的。民族通過婚嫁而擴大，國家通過社會結構而突出。今日中東問題之一，就是西方把國家觀念強加在宗教和民族上。”
        他授意她談國、家的來源。她說：
        “《禮記》中庸篇云：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
        《說文解字》云：
        周禮注：大曰邦，小曰國，
        又云：
        天子諸侯曰國，大夫曰家。
        天子、諸侯和大夫都是貴族。周  (即元前一一二二——前二五六)  爲方便統治，把土地‘封’給親戚及有功者，分爲公、侯、伯、子、男，讓他們‘建’城爲國，大的也不過五十平方公里。這就是封建制度，靠‘宗法’來維持氏族秩序，包括承繼。至秦，‘封建’式微，‘宗法’和‘君主中央集權’結合，歷二千餘年。不知怎的，國內常以‘封建’來評人之非，而沒有罵人‘宗法’的!  事實上民國以後，‘宗法’和‘民法’結合，産生所謂‘家族式民主’。由此可見中國之國跟宗法結上不了緣。民女以爲封建導致國與國間的競爭，導致布衣和外國人爲相，又導致諸子百家共鳴。”
        “中土的宗教和哲學先國而存在，是隨著時代而發展的。天地初開，人對宇宙動態生懼怕之心，亦生好奇之心。懼怕心促成宗教，以信仰來安定人心；好奇心促成哲學，以智慧來探討世界。所謂哲學，即愛智之學。初民知識淺薄，往往懼怕心超越好奇心，因此宗教氣氛濃厚，宗教領袖就是文化和權力的領袖。例如在四世紀以後，耶教教會影響歐洲文化達千年以上。宗教、哲學是一體的兩面：宗教可以理智化爲哲學，叫神學；哲學也可以情緒化爲宗教，叫主義。周朝以後人雖‘敬鬼神而遠之’，但宗教的痕迹卻散佈於象形文字及百姓生活裏。《說文解字》云：
        ‘凡神事均從示部’，
我邀大家用示部來探討中土的宗教。”[評：見`跋’。]
        “我先用‘禮’字來就教於各位。‘禮’是祭神的莊嚴儀式，日後逐漸通過天子——皇帝，擴延至人與人間相互對待之禮。”
        這時後排有一位學生舉手，石壺邀她上臺，她竟然答應了，衆人把眼光移往她身上。她穿著樸素的衣褲，帶著笑臉，在如雷掌聲中來到臺上，說：
        “我叫唐湘君。我用‘社’字來抛磚引玉。‘社’是土地之意，中國人以家立國，每家都想置地，用來耕織、建層及埋葬祖先。”
        一語驚四座。社會主義可容得每家自置土地?  石壺鼓勵她繼續參與。她說：
        “‘禪’是宗教裏讓賢的行動，包括堯舜禪讓的傳說，日後擴延爲佛家刻苦修行的退讓。”

        鳳儀道：“‘祖’是繁殖之源。對中國人來說，祖先就是神，或至少可在神面前遊說，以保護子孫。”
        唐湘君道：“‘宗’者，尊也，祖廟也。故‘宗教’即‘祖宗教’。有人說耶教爲唯一的真教，耶神爲唯一的真神，何其謬也。”
        鳳儀道：“‘宗’從宀，以重其廟。說宗字從兩個部，又何妨?”
        石壺道：“由於推崇繁殖，形成祖宗教，以陰陽起步。早上我曾講解陰陽，現在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的時候了。”
        唐湘君道：“我是陰，您是陽，但這陰陽是師生而非男女關係。如果我是男學生，您是女老師，我仍然是陰，您仍然是陽。演講完畢後我帶你遊永州，介紹柳宗元，那時我就是陽，你就是陰。您說過，陰陽是一種關係，缺陰不成陽，缺陽不成陰。故若萬物皆毀，唯我獨存，我就不是陰，也不是陽。陰陽引導我們趨向調順和統一，終至天人一體，而道就是萬物間當然的陰陽關係和相對位置，將其石壺化，其宗教叫黃教；其哲學叫黃學。”
        石壺驚看她神色，她肯定是有備而來的，絕對不是早上‘學’而下午‘習’的。他得繼續演講，不能在這時問她的出身：
        “所謂當然的關係，就是原來的，自然的關係。例如面對甲、乙兩人，中土文化重視兩人之間的關係。爲了這關係，兩人需作出相當的妥協和犧牲，其中一種方法便是用宗法來規範。強調關係使人趨向‘合’，直到忍無可忍的時候。西方文化則重視甲、乙自身的權利。爲這權利可以犧牲兩人之間的關係，而趨於‘分’，分到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關係。以前西方曾靠人與神的關係來緩和人與人間在權利上的衝突；如今宗教式微，人權已發展到影響別人的權，影響上代、下代的人權，影響生態平衡，甚至影響地球的健康了。當此講權利而不談義務之際，我們要來回顧一下中西文化，希望能在‘分’與‘合’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評：見六十五回和八十一回]
        鳳儀道：“欲瞭解陰陽，不妨先來看影響中土文化最甚的儒家思想。《漢書藝文志》記：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藝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
        仲尼之言的中心思想可以簡化爲仁，即二人之間當然的關係。陰陽講調順，故仁就是一人對另一人的愛護，但這愛護因人所在的位置而有親疏高下之別；對上司及職守要忠心，對父母要孝順，對妻子或拜把兄弟姊妹要講義氣，這就是五倫的現代化詮釋。簡而言之，仁就是忠恕之道：忠心於職守，並推己及人，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強調不誠意及不誠實都是不仁。《論語》記孔子言：
        巧言令色，鮮矣仁。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
        未知生，焉知死?”

                           如果季路改去問耶教長老，他們會肯定地告訴季路：
        “死後有永生。”
好像他們去過似的。由仁可得一人對多人的道，但不可得‘衆’——多人對多人之道。‘衆’屬於社會學及管理學。在對‘衆’沒有相當的瞭解以前，西方用制度來維持或規範多人與多人之間的關係。然而它明顯地破壞了陰陽調順，觀諸‘親情淡薄’、‘精神失落’、‘貪婪無止’、‘霸權橫行’……，使人覺得研究‘衆’要比研究自然科學更爲迫切。”
        她想，研究‘衆’果然迫切，例如她與石壺的關係，發展都能接受，只不能有第三者。她不能再想，她要促成他的卡拉演講，忘卻自己的頭痛、發燒……。
        唐湘君說：“雖然道有層次，而且大道不可說，但人總喜歡提高道的層次，勉強地將特殊的道理用於一般人，事及物上。老子特別在《道德經》裏，提出道德喪失的層次，也可以說提出了恢復道德的步驟。”
        她對石壺微笑——惡作劇式的微笑，說：
        “看罷《道德經》，石壺說：
        ‘無爲’就是道——天地初開，自然運行的那個樣子；一旦勉強作爲，道就失去了。‘爲無爲’就是德——恢復道的作爲。失去德才去談仁，仁是兩人間當然的關係——自然的相互愛護。失去仁才去結義，義是兩人間特定的關係，主張仁義就是著重人而忽略統合一體的萬物。失去義才去談禮。禮是一種特定的內容，用來約束人的行爲，希望藉它來恢復仁，所謂‘克己復禮爲仁’，就是這個意思。失去禮才去制定法律 ，以‘特定的’內容來處罰做過某些事情的人，希望藉它來維持社會的安定。禮法重視制度而輕聖賢。失去禮法才去談兵權。兵遇到敵人便殺害，遇到自己人就保護，而權利則是追求名利等欲望的暗術：以權用兵，不穿制服；以權用法，不定內容。一日權人得勢，士人不能士，農人不能農，工人不能工，商人不能商，天下能‘爲’者，莫過於權人；離‘道’之遠，亦莫過於權人。”
        鳳儀道：“昔徐鍇曰：
        僞者，人爲也，非天真也。
所謂‘無爲’，就是‘無僞’，請諸位默想三分鐘無人以前的世界：萬物在演化，但沒名字，沒槍箭，也沒原子彈。”
        三分鐘後，她繼續說：
        “後來有了人，又有了中西文化。先看西方耶教。耶教的‘愛’建築在對魔鬼的‘恨’上，所以在舊約第一章創世紀、新約末卷啓示錄、中古十字軍東征及近世中東爭奪，我們看到千千萬萬人在愛恨交織中趴下。如今宗教式微，不僅戰爭繼續，愛也‘分’至‘個人’，向所愛孤注一投。可恨! 所愛或不出現，或在贏得賭注以後走了。終於有人失落，有人在追尋自己。老子不贊成‘分’，說：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思)惡已(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

        佛教也不贊成‘分’ ，說真即是假，善即是惡，美即是醜，有即是無，色即是空，心即是物，其意均在說明真、假，善、惡，美、醜，有、無，色、空，及心、物均是一物的兩面，是不能單獨存在的。儒、道、佛都不贊成‘分’，只在恢復“道”的方法上有所不同：儒主教化，道主無爲，佛主修行。由於主張分，西方文化用演繹法、歸納法及辯證法來探討世界；由於主張合，中土文化用‘悟’來體會。” 

        石壺覺得她在強打精神，提議以練習‘悟道’來結束演講。聽衆倍覺新鮮，一陣喝采。[評：鳳儀、湘君和石壺主持卡拉演講，以分合論中西文化，淺入深出，令人想起淵明與黃雁的對話。]
